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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下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
———基于稳定人口理论的思考

□ 张丽萍，王广州

摘要: 文章从稳定人口理论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对中国人口的生育控制目标进

行最基本的历史检验。人口变动的长周期和不可逆决定了人口变化的单向稳定性。研究发现，从 1995
年开始，中国人口进入快速衰减的时期，与静止人口目标相比减少的幅度在 20%以上，而且处于加速衰

减的趋势之中。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和进程的不同使区域间人口年龄结构差异巨大。出生性别比持

续升高打破了人口自然规律所对应的男女比例而加剧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影响粗出生率水平或出生规

模。虽然中国通过生育政策调整来不断改善人口年龄结构问题，但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和全国人口流

动过度聚集在北京、上海的局面也应该引起高度的重视和警惕。在生育意愿不高的条件下，即使对全

面二孩政策生育预期估计比较乐观，但中国仍然处于人口快速衰减进程的趋势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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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人口的总量和结构是人口科学研究的基础问题。人口结构是特定时点、特定人口属性和特定区域

范围内人口群体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包括人口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

等人口生物属性形成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构成人口的自然结构; 而人口的社会经济结构则是人口的

生物属性之外形成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包括人口的婚姻、家庭结构、就业结构和民族结构等。经历

特定的历史事件可能会对人口内部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产生影响，造成人口群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失

调和相互关系紧张，比如少儿人口比例降低、男女比例关系失调，亲子代际关系失衡等。年龄结构是人

口的最重要的结构之一，是人口变化的长期历史积累和缩影。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口发展的历史，全国总人口从 5．4 亿增加到 13．83 亿，而过去六十

多年决定人口结构变化的基础人口变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出生人口规模的大小。从出生

人口的状况来看，1949 年到 2015 年，中国人口的粗出生率从 37．00‰下降到 12．07‰。育龄妇女的生育

水平从总和生育率 6．0 左右下降到远远低于人口更替的水平，同时，与之相对应的生育模式也发生了很

大变化。2015 年人口 1%抽样调查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047，这是 2000 年以来持续低生育率的结

果。尽管对 1990 年以来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有很多争论［1］［2］［3］，但对生育水平处于低水平以及

生育模式已经发生根本变化的特征是没有异议的。另一方面是死亡水平的高低。从人口的死亡状况来

看，1949 年到 2015 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粗死亡率从 17．00‰下降到 7．11‰，其结

果是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有较快的增长。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来看，1981 年到 2015 年，中

国男性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 66．21 岁提高到 73．64 岁，女性从 69．12 岁增长到 79．43 岁，分别增加了

7．43和 10．31 岁。从增长的幅度来看，女性平均预期寿命增长的幅度远远大于男性。
随着生育水平持续、快速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已经发生了历史性转

变，由高出生、高死亡、低自然增长阶段发展到高出生、低死亡、高自然增长率阶段，再转变为低出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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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和低自然增长的人口再生产阶段。中国人口出生和死亡特征的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年龄

结构的基本格局和未来变动的内在潜力。除了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促使人

口转变历程的加速完成，人口流动加快、城镇人口比例迅速上升等也是改变人口区域内部结构的重要动力。
201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启动实施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生育二孩”的政策，时

隔一年后，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普遍实行二孩生育政策”。对于生育政

策，特别是“单独二孩”生育政策调整效果，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有学者认为“单独二孩”生

育政策调整效果大大低于预期［4］，也有学者认为符合预期［5］，还有学者认为全面二孩生育政策调整后

应该审慎，不能再次贸然调整政策［6］。然而，判断上述问题不仅仅是依据对中国实际人口过程的观察，

还必须有一个理论依据，从理论上考察人口变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这就需要首先明确中国计划生育政

策的长期目标是什么? 中国生育控制的“度”在哪里?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报告》提出总和生育率稳定

在 1．8 的理论依据和长期后果是什么?［7］这些问题都是人口科学研究者需要迫切研究和回答的。本文

试图从稳定人口理论的角度，对中国的长期人口结构问题进行探讨，并对中国人口的生育控制目标进行

最基本的历史检验，对未来的变化方向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二、稳定人口理论与人口年龄结构

( 一) 稳定人口与基准出生人口规模

人口变动的长周期和不可逆的特点决定了人口变化的单向稳定性。出生或死亡人口的骤增或骤减

直接影响人口的年龄结构。人口年龄结构内部比例关系的均衡状态是稳定人口状态的要求。洛特

卡［8］最早在数理人口学上证明了: 一个具有固定不变的分年龄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封闭人口，最终将成

为一个增长率不变的稳定人口。稳定人口基础理论的提出，为研究分析在稳定人口假设前提下的非稳

定人口发展潜力与发展趋势，尤其是为人口预测数理模型的建立与人口预测开辟了一条新途径［9］。
根据稳定人口理论，人口实现稳定需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出生率和死亡率恒定，第二个

条件是人口年龄结构不变，第三个条件是封闭人口。其结果是增长型人口保持稳定增长，减少型人口保

持稳定减少。稳定人口的年龄结构保持不变，人口群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保持稳定，因此该人

口的长期变化是具有稳定、可预期和确定性的特征。人口年龄结构的比例关系处于均衡状态。当年龄

结构不变且出生率等于死亡率的条件下，该人口处于静止状态，即为静止人口，总人口将保持稳定的零

增长，人口不会出现骤增或剧减的情况。因此，为了判断人口变化是否属于骤增或锐减，可以把静止人

口作为参照的标准。
稳定人口状态也可以理解为任何一个人口在其规定的总量发展范畴，生育水平在一定的死亡水平

下稳定下来、保持不变，并最终将会形成生育水平、死亡水平与年龄性别结构基本不变的稳定人口状

态［9］。
对于不同平均预期寿命和人口规模特征的静止人口，可以估计人口年龄结构保持静止的预期出生

或死亡人口规模，并将此规模作为静止人口的更替水平或基准人口。对于相同规模的静止人口，平均预

期寿命不同，人口年平均更替水平不同，比如，平均预期寿命是 40 岁的静止人口年平均更替水平是

2．5%，即出生率为平均预期寿命的倒数，而平均预期寿命是 80 岁的静止人口年平均更替水平是 1．25%。
与人口规模相对应的年更替人口规模称做基准更替人口规模，即总人口除以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 二) 人口年龄结构与出生人口规模

确定出生人口总量和人口年龄结构之间长期变化的数学关系需要研究两个必不可少的反馈方式。
一方面是人口年龄结构对出生人口规模的影响。相同的人口总量，不同的育龄妇女规模和生育水平都

会产生不同的出生规模。另一方面是出生人口规模对年龄结构的影响。相同的出生规模对于不同的人

口年龄结构，其潜在的影响完全不同。研究人口总量和年龄结构回答相同的人口总量下不同的年龄结

构及其出生规模的数学规律，同时回答相同的出生规模对于相同总量和不同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含义是

什么?

关于这类研究，以往是以人口惯性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出生率产生的影响。早在

1982 年学界在研究更替生育水平的性质时指出，对于一个长期增长的人口，即使生育水平降低到更替

水平或更低，人口规模仍将保持一段时间继续增长，而对于一个长期缩减的人口，即使生育水平提高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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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替水平或以上，人口规模仍将保持继续缩减一段时间［10］。
为了探讨出生规模或出生率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有研究者构建了人口年龄结构系数及其对粗

出生率变动影响的贡献率指标，分析了 1946 年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近年

推动我国人口增长的力量主要是由于年龄结构带来的惯性增长［11］。马瀛通在研究人口年龄结构的合

理性时认为，人口年龄结构是一个有无蓄积增长惯性或缩减惯性及其强度的载体［12］。茅倬彦在研究中

国人口的惯性时，计算连续若干年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判断到目前为止，人口已积累了多长时间的人

口惯性，正在积累的方向是正的还是负的［13］。刘铮等学者指出，通过稳定人口模型方法，人口内在增长

率是在排除实际人口结构影响的抽象条件下来研究仅由实际年龄别生育水平和死亡水平所决定的另一

种自然增长率［14］。

三、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

表 1 静止人口条件下基准出生人口规模估计

年份
平均预期

寿命 /岁
基准出生

人口 /万
0 岁人口

/万
0 岁人口

基准比例

总人口

/亿
1953 48．00 1182．18 1898．18 1．61 5．6745
1964 61．22 1134．57 2848．38 2．51 6．9458
1982 67．67 1483．54 2080．93 1．40 10．0391
1990 68．55 1649．18 2322．09 1．41 11．3051
1995 70．80 1701．38 1678．34 0．99 12．0458
2000 71．40 1740．35 1379．38 0．79 12．4261
2010 74．83 1781．12 1378．64 0．77 13．3281

数据来源: 根据全国 1953、1964、1982、1990、2000、2010 年人口普

查和 1995 年人口 1%抽样调查数据推算

目前人口年龄结构是一个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低于更替生育水平与不同程度地高于更替生育

水平条件下，相对应历年出生人口的存活状况，在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反映［12］。回顾 1953 年以来中国人

口的变化历史可以看到，如果将静止人口作为人口发展的目标，那么与人口总量相对应的静止人口出生

率和基准出生人口规模相比较为依据，可以看到人口过快增长或过快衰减的过程以及与目标人口结构

的差距。通过计算基准人口与出生或 0 岁人口

的比值，即基准出生人口比例，据此可以判断与

人口总量相对应的人口增长特征( 表 1) 。以

1995 年为界线，1995 年以前基准人口比例大于

1，1995 年之后基准人口比例小于 1。具体来

看，人口过快增长或过快衰减的变化情况可以

分为以下不同的阶段。
( 一) 高于基准人口比例时期

根据 1953 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为

5．6745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48．00 岁，

与之相对应的静止人口出生规模为1182．18万

人，而当年普查的 0 岁人口为1898．18万人，该人口规模是静止人口出生规模的 1．61 倍。同样，1964 年

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 6．9458 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61．22 岁，与之相对应的静止人口的出生规

模为 1134．57 万人，而当年普查的 0 岁人口为 2848．38 万人，是静止人口出生规模的 2．51 倍，不仅远远

大于静止人口相对应的出生人口规模，而且远远大于 1953 年的基准人口比例。
( 二) 基准人口比例快速下降期

1973 年，国务院提出了“晚、稀、少”的生育政策。1980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

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要求党团员和领导干部带头宣传，并模范执行一

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1982 年，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把计划生育确立为基本国策。1982
年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 10．0391 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67．67 岁，0 岁人口总量为 2080．93 万人，

是与之相对应的静止人口的出生规模 1483．54 万人的 1．40 倍，可见，与 1953 和 1964 年普查相比，人口

过快增长的趋势下降。而 1990 年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 11．3051 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68．55 岁，

0 岁人口为 2322．09 万人，是相应的静止人口的出生规模 1649．18 万人的 1．41 倍。与 1953 年和 1964 年

过快增长不同，1982 年、1990 年虽然人口增长速度也很快，但基准人口比例保持基本稳定。
( 三) 基准人口比例稳定期

1995 年人口 1%抽样调查表明，1995 年中国人口总量 12．0458 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70．80
岁，0 岁人口 1678．34 万人，与静止人口出生规模 1701．38 万大体相当，基准人口比例为 0．99。可见，

1995 年人口过快增长趋势发生根本转变，人口再生产实现了接近平衡的转变。这也是自 1949 年以来，

除了 1960－1962 年三年困难时期外，中国人口首次实现出生规模与静止人口目标出生规模大体相当。
( 四) 基准人口比例加速减少期

2000 年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为 12．4261 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71．40 岁，0 岁人口为 137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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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仅是与之相对应的静止人口出生规模 1740．35 万人的 79%。可见，出生人口规模远远小于基准出

生人口数量，新增人口过快衰减。而 2010 年人口普查中国总人口 13．3281 亿，出生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为 74．83 岁，0 岁人口为 1378．64 万人，仅为相应的静止人口出生规模 1781．12 万人的 77%。通过两次普

查数据和 1995 年抽样调查可以推断，从 1995 年开始，中国人口进入快速衰减的过程，与静止人口目标

相比减少的幅度在 20%以上，而且处于加速减少的趋势之中。
总之，中国人口在实现向稳定人口或静止人口目标的转变过程中，在人口内在增长时期，人口增长

过快，而在人口内在衰减时期，人口衰减也是过快。

四、中国年龄结构问题的区域差异

表 2 2010 年全国分地区静止人口条件下基准人口比例估计

省份
总人口

/万
0 岁人口

/万
预期寿命

估计 /岁
0 岁基准

人口 /万
0 岁基准

人口比例 / ( %)
北京 1961．24 11．59 81．67 24．01 0．48
天津 1293．87 8．19 81．26 15．92 0．51
河北 7185．42 88．02 76．35 94．11 0．94
山西 3571．21 34．58 76．80 46．50 0．74

内蒙古 2470．63 20．42 78．10 31．63 0．65
辽宁 4374．63 26．42 78．18 55．96 0．47
吉林 2745．28 17．71 79．29 34．62 0．51

黑龙江 3831．40 24．87 78．87 48．58 0．51
上海 2301．92 12．82 82．24 27．99 0．46
江苏 7866．09 68．40 79．15 99．38 0．69
浙江 5442．69 44．33 79．43 68．52 0．65
安徽 5950．05 74．83 77．61 76．67 0．98
福建 3689．42 40．05 78．61 46．93 0．85
江西 4456．78 57．88 77．10 57．81 1．00
山东 9579．27 98．04 78．22 122．47 0．80
河南 9402．99 104．39 77．88 120．74 0．86
湖北 5723．77 59．08 78．34 73．06 0．81
湖南 6570．08 79．55 78．32 83．89 0．95
广东 10432．05 108．11 79．03 132．00 0．82
广西 4602．38 71．29 78．22 58．84 1．21
海南 867．15 12．10 81．08 10．69 1．13
重庆 2884．62 26．26 78．20 36．89 0．71
四川 8041．75 74．09 77．25 104．10 0．71
贵州 3474．86 47．53 74．66 46．54 1．02
云南 4596．68 55．69 73．57 62．48 0．89
西藏 300．22 4．53 72．21 4．16 1．09
陕西 3732．74 33．47 77．45 48．20 0．69
甘肃 2557．53 27．70 76．00 33．65 0．82
青海 562．67 7．17 72．94 7．71 0．93
宁夏 630．14 7．53 74．59 8．45 0．89
新疆 2181．58 32．04 77．41 28．18 1．14

数据来源: 根据全国 2010 年人口普查各省、市、区数据推算

从总体上看，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所反映的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问题离稳定人口或静止人口目标

越来越远。如上所述，中国人口进入快速衰减时期，并且处于加速减少的趋势之中。表面上看，2010 年

人口普查 0 岁人口规模与静止人口目标相比减少的幅度在 23%左右，然而，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进程差

异巨大，区域间人口状况有很大不同，全国总体的平均状况很难推断区域间的差异，有可能掩盖年龄结

构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进一步反映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的区域差异，本研究对全国各省( 市、自治

区) 基准人口比例进行推算，以此反映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的异质性。
从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 0 岁人口基准比例可以分为以下四类( 表 2) 。
第一类是低于 0．55 的地区。0 岁人口基准比例为 0．55 意味着该类地区 0 岁人口规模不到静止出

生人口规模的 55%，或者说是低于静止人口对

应的 0 岁人口规模的 45%以上，属于出生人口锐

减的地区或严重少子化地区。此类地区包括东

北三省和三个直辖市。具体来看，0 岁人口基准

比例北京为 0．48、天津为0．51、辽宁为0．47、吉林

为0．51、黑龙江为 0．51、上海为 0．46，六个省、直

辖市总人口 1．65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2．39%。
第二类是大于 0．55 且小于 0．8 的地区。该

类地区包括内蒙古 ( 0． 65 ) 、浙江 ( 0． 65 ) 、山西

( 0．74) 、江苏( 0．69) 、重庆( 0．71) 、四川( 0．71) 、
陕西( 0．69) 和山东( 0．8) 。该类地区总人口为

4．36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32．70%。
第三类是大于 0．8 且小于 0．95 的地区。该

类地 区 包 括 湖 北 ( 0． 81 ) 、广 东 ( 0． 82 ) 、甘 肃

( 0．82) 、福建( 0．85) 、河南( 0．86) 、云南( 0．89) 、
宁夏( 0．89 ) 、青海 ( 0． 93 ) 、河北 ( 0． 94 ) 和湖南

( 0．95) 。该类地区总人口为 5．14 亿，占全国总

人口的38．53%。
第四类是大于 0．95 的地区。该类地区包括

安徽 ( 0． 98 ) 、江 西 ( 1． 0 ) 、贵 州 ( 1． 02 ) 、西 藏

( 1．09) 、海南( 1．13) 、新疆( 1．14) 和广西( 1．21) 。
该类地区 总 人 口 为 2． 18 亿，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16．38%。
平均预期寿命影响出生基准人口的多少，如

果预期寿命估计偏高，那么，基准人口比例下降，

检验预期寿命参数的敏感性，可以分析预测寿命

的估计偏高的影响。经检验，平均预期寿命相差

一岁，基准人口比例相差 0．01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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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口迁移流动与区域年龄结构问题

表 3 跨省流动人口渗透率 ( 单位: %)

省份

2000 年 2010 年
占全国
总人口

比例

跨省流动
人口占

全国比例

渗透
率

占全国
总人口

比例

跨省流动
人口占

全国比例

渗透
率

渗透率
变化

北京 1．11 5．81 5．21 1．47 8．20 5．57 0．37
天津 0．82 1．73 2．12 0．97 3．48 3．59 1．46
河北 5．61 2．19 0．39 5．39 1．64 0．30 －0．09
山西 2．70 1．57 0．58 2．68 1．08 0．40 －0．18

内蒙古 1．92 1．29 0．67 1．85 1．68 0．91 0．23
辽宁 3．46 2．46 0．71 3．28 2．08 0．63 －0．08
吉林 2．10 0．73 0．35 2．06 0．53 0．26 －0．09

黑龙江 2．82 0．91 0．32 2．87 0．59 0．21 －0．12
上海 1．34 7．39 5．51 1．73 10．45 6．05 0．54
江苏 5．94 5．98 1．01 5．90 8．59 1．46 0．45
浙江 3．80 8．70 2．29 4．08 13．77 3．37 1．08
安徽 4．79 0．54 0．11 4．46 0．84 0．19 0．07
福建 2．69 5．06 1．88 2．77 5．02 1．81 －0．06
江西 2．97 0．60 0．20 3．34 0．70 0．21 0．01
山东 7．55 2．44 0．32 7．19 2．46 0．34 0．02
河南 7．59 1．12 0．15 7．06 0．69 0．10 －0．05
湖北 4．38 1．44 0．33 4．29 1．18 0．27 －0．05
湖南 4．87 0．82 0．17 4．93 0．84 0．17 0．00
广东 6．82 35．51 5．21 7．83 25．03 3．20 －2．01
广西 3．52 1．01 0．29 3．45 0．98 0．28 0．00
海南 0．61 0．90 1．48 0．65 0．69 1．05 －0．43
重庆 2．26 0．95 0．42 2．16 1．10 0．51 0．09
四川 6．35 1．26 0．20 6．03 1．31 0．22 0．02
贵州 2．88 0．96 0．33 2．61 0．89 0．34 0．01
云南 3．45 2．75 0．80 3．45 1．44 0．42 －0．38
西藏 0．21 0．26 1．24 0．23 0．19 0．86 －0．39
陕西 2．88 1．00 0．35 2．80 1．13 0．41 0．06
甘肃 2．07 0．54 0．26 1．92 0．50 0．26 0．00
青海 0．40 0．29 0．73 0．42 0．37 0．88 0．15
宁夏 0．46 0．45 0．98 0．47 0．43 0．91 －0．08
新疆 1．63 3．33 2．05 1．64 2．09 1．27 －0．77
数据来源: 根据全国 2000 年、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人口流动掩盖了年龄结构的区域分

布不均衡。中国的流动人口主要聚集在

广东、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和北京，上述

四省两市聚集了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三

分之二以上。2000 年四省两市聚集全国

跨省流动人口的 68%，而到 2010 年全国

跨省流动人口聚集程度进一步提高，四省

两市聚集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 71%( 表 3)。
除了从跨省流动人口分布格局分析

中国流动人口聚集的不均衡性以外，还可

以通过流动人口的渗透率来分析流动人

口聚集的区域差距和变化趋势。上海、北
京、天津、浙江和江苏跨省流动人口呈现

出进一步高度集聚的特征，从流动人口渗

透率来看，2000 年上海、北京和广东的流

动人口渗透率最高，超过 5．0，即跨省流动

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与常住

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的比值超过 5．0，

例如，2000 年北京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

口的比例是 1．1%，而北京跨省流动人口

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比例却高达 5．81%。
2010 年北京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

动人口的比例进一步上升到 8．2%，而北

京的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却不

到 1．5%。2000 年至 2010 年，三个直辖市

和浙江、江苏的跨省流动人口渗透率的变

动大于 0，在此过程中，广东呈现下降趋

势，说明全国跨省流动人口高度聚集的特

征进一步加剧。从年龄分布看，90%的流

动人口年龄在 15－44 岁之间［15］，流动人

口的区域聚集和年龄特征加剧了区域人

口年龄结构性问题。

六、出生性别比与年龄结构问题

( 一) 出生人数相同，性别比不同，基准出生人口不同

从稳定人口的角度看，稳定人口就是总人数每年按固定比例增加或减少的人口。在一个不存在对

外迁移的封闭人口中，如果各年龄死亡率长期不变，各年龄出生率固定不变，而且新生婴儿的男女比例

固定，这三点是稳定人口的必要条件［10］。稳定人口或静止人口的年龄结构之间稳定的关系指的是出生

性别比正常情况下的出生规模。然而，如果出生性别比不正常，那么即使是相同的人口总量和结构，其

对应的出生规模也是不同的。从演变进程来看，上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末，尤其是 70 年代，我国出生

性别比围绕 106 窄幅波动，处于正常值范围内; 进入 80 年代以后，全国出生性别比呈现总体偏高的态势

且持续升高，1982 年为 108．47，1990 年为 111．92，2000 年为 116．86，2010 年为 117．94。在这二十多年的

时间里，全国出生性别比升高了 10．12 个百分点。
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调在区域间也很不均衡。1990 年出生性别比没有一个省份超过 120，而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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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有 11 个省份超过 120，有 5 个省份在 130 以上，这是目前任

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达到的比例，而且这种不均衡将会使出生性别比问题更为突出［16］。2010 年第六次

人口普查的短表登记出生数据显示，2010 年在全国 31 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有 9 个省份超过 120，

有 1 个省份超过 130。从出生性别比的省际差异来看，2000 年人口普查全国出生性别比 118 以上的省

份主要集中在黄河以东以南地区，其中广东、广西、海南、江西、安徽、湖北及河南都在 127 以上。2010
年出生性别比省际差异的基本格局与 2000 年类似，只是由省际之间差异很大，发展为整体全面升高而

省际差异又缩小的趋势，而差异缩小的主要原因是出生性别比相对较低省份的增加。出生性别比持续

升高打破了人口自然规律所对应的男女比例，形成人口年龄结构问题，还影响未来粗出生率水平或出生

规模。
( 二) 不婚比例不同，生育能力转化不同

从婚姻家庭的稳定和家庭发展能力来看，相同人口总量条件下，性别构成不同，形成婚姻挤压或

“光棍”问题的性质不同。由于三十多年的出生性别比不正常，预计未来 30 年内 35 ～ 59 岁男性人口由

于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形成的婚姻挤压将持续增强。未婚人口规模将由目前的 1200 万左右上升到

2050 年的 2400～3600 万，为目前的规模增加的 2．6 到 3．3 倍左右。
总之，人口发展问题是一个长期的战略问题，人口年龄结构问题除通过生育政策调整不断改善以

外，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造成的婚姻挤压问题和全国人口流动过度聚集北京、上海的局面也应该引起高

度的重视和警惕。

七、全面二孩政策条件下年龄结构性问题展望

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里，人口从过快增长向过快衰减过程转变，其结果是加剧了年龄结构的不平衡。
这一方面意味着 60 岁及以上人口迅速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少儿人口的迅速减少。这一转换特征加剧

了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均衡性以及结构性问题的严重性。

表 4 全面二孩政策条件下静止人口基准人口规模估计

年份
平均预期

寿命 /岁
基准出生

人口 /万
0 岁人口

/万
0 岁人口

基准比例

总人口

/亿
2015 75．24 1786．52 1287．10 0．72 13．4415
2016 75．43 1792．43 1747．88 0．99 13．5207
2017 75．63 1795．53 1923．00 0．95 13．5788
2018 75．82 1797．67 1712．47 0．95 13．6296
2019 76．01 1799．54 1708．77 0．95 13．6786
2020 76．20 1799．95 1609．72 0．89 13．7165
2025 77．17 1792．27 1387．74 0．77 13．8311
2030 78．14 1765．23 1232．45 0．70 13．7929

表 5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年份
各年龄组人口比重 / ( %)

0－14 15－64 65+
老少比

/ ( %)

抚养比

/ ( %)

1953 36．27 59．31 4．41 12．16 68．55
1964 40．41 55．35 4．24 10．50 80．73
1982 33．59 61．50 4．91 14．61 62．56
1990 27．69 66．74 5．57 20．13 49．80
1995 26．95 66．44 6．61 24．52 50．50
2000 22．90 70．00 7．10 31．02 42．87
2010 16．61 74．47 8．92 53．73 34．24
2015 15．80 73．47 10．72 67．86 36．10
2020 16．43 70．56 13．00 79．11 41．72
2025 16．04 69．25 14．70 91．64 44．40
2030 16．32 65．92 17．76 108．78 51．70

全面二孩政策的目标不仅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育意愿，使人口政策与人口发展的客观

规律相吻合，避免低龄人口总量和比例的迅速减

少以及老年人口比例的快速上升，而且可以促进

中国人口再生产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2004 年

国家人口发展战略提出，中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

育率控制目标为 1．8，过高或过低都不利于中国

未来发展战略的要求。过去十多年的多次生育

意愿调查数据表明，中国农业人口终身想生二孩

的比例在 80%左右，非农业人口终身想生二孩

的比例在 40%～60%。据此，全面二孩能否缓解

人口年龄结构性问题，平稳实现静止人口目标。
根据目前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

以及平均预期寿命变动趋势，通过人口预测模型

可以对中国全面二孩政策条件下人口规模和结

构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表明( 表 4) : 第一，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使人口快速衰减的态势

将得到一定抑制，预计从 2016 年底到 2019 年人

口增长的规模幅度与对应的静止人口规模大体

相当，人口基准比例由 2015 年的 0．72 将提高到

2017 年、2018 年和 2019 年的 0．95。第二，即使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实施，如果保持政策不变，那

么从 2020 年开始，中国人口将再次进入快速衰

减的进程中。预计到 2030 年人口基准比例将下

降到 0．70，中国进入人口快速衰减的新时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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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5 年后中国人口的老少比发生根本转折，预计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超过 0－14 岁人口，老少

比从 2015 年的 67．86%上升到 2030 年的108．78%( 表 5)。
在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全面实施以后历史堆积人口释放、生育意愿不高和生育预期估计比较乐观的

条件下，人口年龄结构性问题仍然处于人口快速衰减的过程。因此，生育政策长期稳定在全面放开二孩

的政策水平上仍然是不可持续的，尽快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仍将成为历史的必然，本文建议十三五期间

进一步放开生育政策。
总之，过去的三十多年不仅是人口结构巨变的三十年，也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三十年，还是社会变迁

剧烈的三十年。中国人口的突出矛盾已经由数量问题转化为结构性问题，在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家庭

结构以及区域结构等方面都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而年龄结构问题则是需要高度重视的基础研究问

题，需要从理论上深入讨论中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和发展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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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under the Two－Children Policy
———A Theoretical Thinking Based on the Stable Population Theory
ZHANG Li－ping，WANG Guang－zhou，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From the view point of stable population theory，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population prob-
lems of age structure of Chinese population and re－checked the basic target of birth control from the historical
opin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ng cycle and un－reversibility of population changes result in the one－way sta-
bility． We find tha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as quickly decreased since 1995． The new birth population size
has decreased by 20% compared with the target of stationary population and has the trend of accelerated de-
creasing． The population age and structure differs in different areas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population develo-
ping history and process．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sex ratio at birth has not only broken the natural balance
law between male and female，causing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problems，but also affected the crude birth
rate and birth population size． Therefore，the fertility policy adjustment can make the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getting better，the long history of imbalance of sex ratio at birth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should be taken more concern in future． After a short baby boom of the two－child policy，
for the low child desire，the Chinese population is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fast decrease even under the very opti-
mistic expec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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